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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我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流，但在2020年2月因为疫情原因又延长了一个学期，这一年的交换，是我
人生不可多得的奇妙经历。	
初来乍到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生活方面的种种新状况。哥廷根作为相对规模比较小的大学城，这里的大多数人口要不是大学生，要
不就是跟大学沾点关系的工作人口，在这样一个整个城镇面积刚刚超过100平方千米的小城里，对于大学生的生活，并没有像柏林慕尼
黑这样的大都市般有那么困难的重重障碍。	
首先是一般最令人头疼的住宿问题，交流生的宿舍可以事先向学校申请好，我和我的同学大致的房租范围在200多到300多欧不等，尚
在可以接受的范畴。我有听闻有慕尼黑的朋友当初租下700多欧月租的公寓，只能感叹自己乡野僻壤也有乡野的好处。但也不是事事风
顺，同去的朋友就有原本和学校申了宿舍，也收到了确认邮件，但是按邮件上的电话打过去却被告知该宿舍已经不再出租，只能再自己
去房屋市场上紧急找房子。总会有那么一点两点意外，要做好准备。	
我的宿舍位于哥廷根东郊的山上，这里都是两层10间房的小平房宿舍，属于哥廷根大学最大的宿舍区域之一。这片区域内居住的大多都
是国际学生，周五周六的夜晚常常有party举办，由于宿舍老旧，隔音较差，隔着两三栋楼的露天音乐声常常清晰得像是隔壁房间传
出，这点让喜静的我着实适应了很长时间。宿舍房间面积也比较小，10平米不到的感觉，房间内只有一张和复旦宿舍床位差不多大的
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和一个洗手台，厨房和卫浴都是整个楼10人公用。因此到了饭点，狭小的厨房往往挤满了人，如果要自己开火
烧饭的话往往不能够在及时吃上饭，总得等前面的人烧完了才好挤进去。	
这个位置另一个的缺点是，周边并无临近超市等必要生活设施，而且交通不便，最近的公交车站需要步行10min到达且只有一辆公交在
此停靠。如果不想支出三四百欧购入一辆自行车，就基本只能步行前往每个地方。整整一个学期，在需要上课的时候，我都日夜步行往
返一小时左右前往学校，或者步行一小时左右往返前往超市购入生活用品，尤其是每次背着沉重的购物袋爬山坡的时候，可以说是苦不
堪言。在需要赶早班火车出去玩的时候，也需要5点起床背上登山包，步行半小时前往火车站。见证了好几个哥廷根的冬日日出，一路
上唯一的陪伴只有停在马路中央或者屋檐顶上嘎嘎乱叫的乌鸦。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体能得到莫大提升。	
虽然需要步行，但哥廷根这一块平时的安全，还是相对不错的，尤其是因为宿舍比较偏远，所以这里大多是居民区，曾经有一次我凌晨
两点从宿舍出发走向火车站和同学会合，路上也并没有感到害怕，甚至还看到了许多个晚归的学生。	
既然是在山上，风景自然是不错的，尤其是在我刚到达的九十月份，正逢秋天，是德国最美的季节，整座山是层林尽染，也有常绿树种
依旧郁郁葱葱，四五点钟夕阳即将落山，晚霞映山碎阳散落的时候，真的让人身心舒畅。	
学习设施方面，和复旦相比，哥廷根的大学图书馆和自习楼简直是学生的天堂。自习楼只需要提前预约，就可以享受到单人或多人，带
白板或带电脑的超爽隔间，从此期末再也不用忧愁无处可去。而且只要没有预约满，就可以随便选择时间段，从早八坐到晚十二，享受
单人快乐小空间，真的是学生的极乐之地。图书馆也不仅仅是图书的汇集，哥廷根拥有好几个图书馆，各系有自己的学院图书馆，同时
还有大学的主图，主图大概有十个文图那么大吧，秋天的时候坐在一整面的玻璃墙前，看阳光穿过树影，闻着从楼下飘下来的咖啡香，
翻翻文学，是无上之享受。	
哥廷根的食堂是最大的惊喜，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对它完全没有期待，来之前大多数的学长学姐提到德国的食堂都是切肤之痛，恨不能自
己跑到后厨去烧，但哥廷根的食堂确实不错，价格低廉，中晚餐皆有，口味也是相当不错。甚至说在人人抑郁的德国冬天，哥廷根的食
堂是唯一支撑我早上7点爬起来去上早八的动力。	
疫情期间我也身在德国，不仅是可以说打了海内海外全场战，也亲身体会到了西方人对此的态度。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说其实并
没有遇到真正对我们戴口罩而歧视的德国人，但大街上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其他人戴，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政府官方宣布戴口罩有
效为止，距离我们获知疫情传到德国大概过去一个月左右。我还记得在那之前当时我们毕竟还是害怕不合群的感觉，也就只能减少出门
而不是戴上口罩，有一天当地中国人群里说居然看到公交车上有一个德国人戴上了3m口罩，据说全车人当时都会盯着他看一会。而且
海外的口罩储量真的不足，在德国官宣可以戴之前药房和网上都已经断货了，我们时常开玩笑说这些口罩恐怕都被海外华人送回了国
内，要不怎么哪哪都买不到货但街上也从未看到过人戴。我确实也有认识的同学的父母长居国外经商，当时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托留
学生人肉带了一万个口罩回国捐给当地医院，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是真的情真意切。	
后来德国疫情起来，很长时间内华人群里的话题都是，今天哪哪药店上了一点口罩的货，哪哪超市上了一点消毒液的货，大家快去，通
过这样的信息互通有无，艰难购买防疫物资武装自己。因为担心被感染，当时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购物方式改为线上亚超或者亚马逊购
买，但是因为整个德国，包括西方世界，在春天的时候都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他们又非常反感口罩，甚至于说像奥地利是
有禁止蒙面法，很多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例如听说有柏林的朋友戴口罩之后被拒绝进入KFC，而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华人在办比较重
要的事情，比如去外管局延签的时候也不敢戴口罩，生怕被工作人员拒绝。而每次拿快递又好像一次冒险，快递员那时候是从来没有戴
过口罩手套的，虽然后来发展了无接触配送，但在最开始的那时候，每次打开门都紧张无比，签字的时候都要憋住气，生怕万一。	
后来全国lockdown，学校整个春季学期也都改为线上，虽然因为我们系的要求，语言课并不能转学分，但是因为独自一人困在德国，
确实心情比较抑郁，我还是选了两门，就是为了和大家在线上“face	to	face”地说说话。整个德国的大好春光和夏日灿烂就在我十平方
米宿舍的窗外悄然逝去，疫情真的改变了太多。尤其是因为我秋季学期的宿舍到期，必须搬入一个新宿舍，这个新宿舍位于火车站旁
边，相比之前需要每次披星戴月走那么久赶到火车站，着实是地理位置上的大提升，可惜也失去了用处，整个春季学期我基本都没有离
开过我住的那条街。	
除了对于健康上的担忧，身为华人在疫情期间身在海外，着实也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当时看到新闻说有些当地人会在看到门外信箱上
写着华人的名字后，针对性地实施不法行当，例如伪装成卫生局地官员，要求入户做健康检查，实则犯下入室抢劫的罪行。Lockdown
之后大批人失去稳定工资，我后来搬宿舍入住的市中心也非常明显地多了很多乞丐和流浪汉。可以明显感觉到民间的情绪不是很稳定。	
我自身甚至也经历了惊魂一刻。在我住在原来那个山上宿舍的最后一天晚上十点半，我们宿舍楼被疯狂按门铃，而当时楼里只有我和另
一个哥伦比亚的小姐姐。因为我们的门没有猫眼，也常常会有同学和快递员之类按门铃，所以我们都会开，但我听到她去开了门之后突
然就没了声，感觉到不对就出门看了一下。发现一个大概有我和她加起来那么宽的，绝对不是学生的魁梧黑人大汉站在门口要进来，嘴
里一个劲地冲我们说着没有人听得懂的语言。我们确认这个人是我们不认识的，而且当时正值学生放假期间，整个宿舍区都不剩几个人
了。我和小姐姐都吓坏了，也不知道是怎么靠着一腔孤勇就把已经进门的他搞出了门外。立刻关上门之后这个陌生人又开始疯狂拍门按
门铃，我们抖着手报了警。这个时候小姐姐跟我说，她看到他身上有血迹。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我们看到他们打着手
电又搜了搜山，真的度过了一个惊吓的晚上，甚至回到自己房间后控制不住地爆哭。	
因此好不容易抢到机票回国之后，我真的感受到现在这样正常的生活有多么宝贵，当时人在国外看国内网站上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言论确
实也是非常难受，看到有同胞回国被测出新冠也不免为自己担心，真的，安全踏上祖国土地之后，那份安全感和庆幸，也许是这段时间
没有在外度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是除去疫情地特殊情况，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生活还是非常快乐的。这里的生活比较单纯，除了学习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烦恼。就算
是学习，在那样光明敞亮和方便的自习楼里，也很快乐。教学楼里堆积成山的咖啡杯，Seminar楼地下供学生睡觉的休息室，永远熙熙
攘攘的咖啡厅，就算是作业做得不够好也会想方设法找出闪光点然后告诉你怎么修改的教授，虽然讲话语速太快还带口音所以也听不太
懂但还是很友好的同学，都挺好。	
而且好山好水好风光，还地处德国中心，去哪里都比较方便，我想这应该是我会永远怀念的一段旅程。


